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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材施教是一条古老的教学原则。因材施教
的教学原则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成为为拔尖学
生开小灶的理论依据，成为中小学中建立重点学
校的理论依据，成为某些中小学及早开始所谓拔
尖人才培养计划的理论依据。在以上这些教育实
践中，学生属于何种类型、是否优秀、是否是所谓
早期的超常儿童，是由教师来判断的；学生应当接
受何种教育，也由教师来实施。但是，学生作为一
个生机勃勃的人，哪里去了？教师（和父母）对学生
之材的判断错了怎么办？教师对学生之材有所判
断，必然划分等级，在对拔尖人才关注的同时，谁
被忽视了？会是我吗？会是我的孩子吗？

人才成长规律并不如此简单，“顺木之天，以
致其性”的目标并不那么容易做到。今天我们尝试
从几名创造性人才的成长个案中寻找线索。

冯唐是我们要研究的第一个人物，他是当代
中国一名作家，其身份显得有些复杂。在百度百科
中，冯唐的介绍如下：冯唐，原名张海鹏，1971 年
生于北京，金牛座。诗人、作家、医生、商人、古器物
爱好者，2013 第八届中国作家富豪榜上榜作家。
1990~1998 年就读于协和医科大学，获临床医学
博士，妇科肿瘤专业，美国埃默里大学工商管理硕
士。现居香港，曾就职于麦肯锡公司。曾为华润集
团战略管理部总经理。2011 年 10 月，当选为华润

医疗集团有限公司 CEO。已出版长篇小说《万物
生长》《十八岁给我一个姑娘》《北京北京》《欢喜》

《不二》，散文集《猪和蝴蝶》《活着活着就老了》《如
何成为一个怪物》《三十六大》，诗集 《冯唐诗百
首》。2013 年 12 月 5 日，“2013 第八届中国作家富
豪榜”发布，冯唐以 295 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第
八届作家富豪榜”第 39 位。

1990~1998 年间，协和医科大学的 8 年制医
学教育仍是中国大陆医学教育皇冠上的明珠，是
当时大陆唯一一所 8 年一贯制开展医学教育的
高校，毕业生直接授予博士学位。学生前两年半
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学习医学预科，主要课
程就是生物学专业的基础课程；之后学生返回协
和学习医学课程，核心课程大约就是内科、外科、
妇科、儿科等，在理论学习之外在医院各科室轮
转，在观察和参与诊疗的过程中使得书本所学逐
渐生发出意义。在那时，直接考入协和 8 年制的
学生是当时高考中的佼佼者，他们于高考之前应
当发现自己与医学的某种渊源，于是一口气决定
了 8 年不变的医学学习，以实现成为良医的人生
愿景。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教师们知道协和
的培养目标以及学生大致的期望，在教学过程中
大约因材施教了；协和医科大学的教师们当然也
如此因材施教了。但是，冯唐在获得一个临床医学

博士学位后又去攻读 MBA 了，在从事咨询业和
实际的商务工作之余，坚持写作，成为当代中国一
个知名的作家了！

医学教育职业感很强，培养目标十分清
楚，就是培养出一名良医，其全部教育成本其
实很高。以这样的目标衡量对于冯唐的医学教
育，我们大致可以发现其课程教师以医生为目
标的因材施教是失败的，以医生为目标的教育
投资是无效的，但是“失败”的医学教育却培养
出一名成功的作家。以冯唐成为一名有影响的
作家这一结果本身衡量，我们发现这样的医学
教育又是成功的，但其成功显然不是因为医学
教育的因材施教，因为冯唐的医学教育中几乎
没有什么课程尝试为写作而设置，也没有什么
课程意图培养学生的商业潜能。但是冯唐的教
育中一定有一些东西，激发起他自我探索和持
续的学习动力；有着某种宽容；也许有着一些
类似药引子一样的教育元素使其生发出对写
作和商业的兴趣和追求。

2014 年春夏之际，冯唐受邀回到协和为同
学们演讲，讲到“我在协和学到的十件事”，其中
提到许多对于他而言重要的东西，包括系统的关
于天、地、人的知识，包括“协和八年，尽管功课很
忙，又忍不住看小说，我还是做了北大生物系的

学生会副主席和协和的学生会主席。寒暑假基本
没闲着，看小说之外，都用来完成一个个项目”。
仅仅就冯唐而言，他之所以成为冯唐，显然不是医
学教育因材施教的结果，而在于其教育之中和之
后的持续学习和探索。

“失败”的医学教育培养出成功的作家，冯唐
并不是第一位，也不会是最后一位。历史上另外还
有三位，一位是英国著名作家毛姆，他曾经在伦敦
圣托马斯医学院学医五年，基本上是完整的医学
教育，之后很快即弃医从文，并写出《人性的枷
锁》，《月亮和六便士》《刀锋》等经典小说以及多部
戏剧。第二位是郭沫若，他 1914 年留学日本，在九
州帝国大学学医，除去是作家和诗人之外，他还
是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历史学家。另外一
位就是我们熟知的鲁迅，1904 年他入日本仙台
医科专门学校学医，肄业，并于 1906 年弃医从
文，其个人的思想历程通过《藤野先生》一文让
我们都非常熟悉。我们往往视之为个案和例
外，少有研究其中的教育因果。

如果冯唐在接受医学教育时，每个教师都极
其严酷地抱定因材施教的原则并且在实践中不折
不扣地践行，冯唐会有机会成为一名作家吗？或者
即使冯唐仍有可能在这样严酷的因材施教环境中
逐渐发展出未来作家的愿景，老师们不折不扣地

以医生为目标的因材施教是否会成为一种对冯唐
成为作家的极为强大的阻力呢？是否可能将冯唐
要成为一名作家的愿景扼杀掉呢？

目前，教育部正在推行各类“卓越”人才培
养计划，例如在工程领域有卓越工程师培养计
划，在医学领域有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等
等。冯唐 1990 年在协和医科大学的 8 年制学习
就非常类似现在的所谓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
划。我们是否会想到，现在的卓越医生培养计
划中也有着冯唐、郭沫若、鲁迅和毛姆呢？是否
意识到在这样的计划中，因材施教会成为扼杀
作家的教育活动呢？如何“顺木之天，以致其
性”呢？是否意识到谛听和宽容有时甚至比单
纯的目标培养更为重要？

当然，可能有人质疑这样的讨论仍是个案。于
是我们需要看看其他领域。杭州师范学院英语系
的毕业生马云，成为了电子商务领域的伟大创新
者；1908 年进入英国曼彻斯特维多利亚大学攻读
航空工程空气动力学学位的维特根斯坦，成为人
类著名的哲学家。有兴趣的我们如果把注意力调
整一下，会发现更多这样的“个案”。这些诸多“个
案”所要告诉我们的，也许是超越因材施教的教学
和成长规律，是我们改进人才培养机制所要依从
的逻辑。

“失败”的医学教育与成功的作家
姻卢晓东

中国大学评论

要讨论通识教育的文化自觉，我们就必须
回到最本原的问题，那就是在中国为什么要开
展通识教育。其实从 20 世纪初开始，中国人全
盘地移植西方的教育体系，已经建立了一套现
代教育体系。这一教育优缺点同时存在。优点
自不必说，其主要缺点就在于，我们除了富强
什么都没有，当然也没有文明。高等教育体系
的主要功能基本围绕着传授专业技术知识展
开，我们的教育没有塑造一个完整的人格，这
是目前最大的问题。

也正因为如此，大概从十年前，通识教育
开始被引入中国。但在我看来，这种模式一开
始就走入歧途———唯西方马首是瞻。换言之，
从一开始，我们的通识教育就存在着文化的不
自觉，它本来是想要弥补原来的技术传授和意
识形态灌输教育体系的不足，但是它自己又掉
入另外一个陷阱中去，这就导致了通识教育体
系建立后，只不过给学生在专业知识外，又增
加了无关痛痒的知识，但仍然不能对成为完整
的人有一个自觉。

当前的通识教育除了没有告诉孩子成为
健全的人之外，也没有告诉这些孩子你是中国
人，或者你怎么去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我
们接受的一些关于中国文化的信息通常都是
负面的，老师会告诉学生，中国文化没用了，中
国文化已经死了，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全盘地
接受外来的文化。换言之，我们的教育在教自
己的学生背弃自己的文化，而不是传承自己的
文明，现代教育发达的结果是中国文明断裂
了，这就是今天中国社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

而没有出路的根源。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面
临的最大问题，通识教育需要文化自觉和文明
的自觉———我们导入通识教育就是要把中国
文明教给这些孩子，把中国的精神、中国的价
值教给这些孩子。

这两点对于理工科学生尤为重要。因为中
学教育早已分科，导致理工科的孩子基本上对
文化一无所知，而这些学生中，很多人都会在
日后步入重要的社会岗位，他们会把这个国家
带到哪儿去，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中
国不能走自己的路时，这样没有文明自觉的精
英群体会给未来的发展带来巨大阻力。

基于此，对于理工科的学生，设计一套简
单、少量，但精致的通识教育课程尤其重要。但
如何能在非常有限的时间里，让这些孩子有一
个人格和文明的自觉呢？恐怕要把有限的精力
放到关于文明的这些核心课程中去，比如关于
中国历史，关于中国文明形成、演变历史的课
程，中国文明当下状况的课程，以及以《论语》
为代表的中国最重要经典的研读课程等，以此
让学生对自己成为完整的人有一个目标。这一
问题也许很短的时间内不能完全解决，但可以
让他们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同时，在有限的
时间里，让他们对中国文明有基本的了解，能
够明白自己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所应承担的责
任，起码有一个最基本的认知，我想这个可能
是通识教育在我们这个时代所不能不承担的
最重要使命。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
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在我看来，通识教育所应对的是目前教育
的大众化、专业化以及职业化带来的问题，教
育失去了最初的使命，即“成人”的使命。康德
说教育就是让人成为人，而这个使命在我们这
个时代已经被遮蔽了。

对于康德的话，思想家尼尔曾作过一个阐
释：“大学不是专业教育之地，并不想要教授那种
致力于特定谋生技能的知识，其目标不是培养训
练有素的律师、医生或者工程师，而是要培养富
有才干有教养的人类，在人们成为律师、医生、商
业、制造业工人之前首先是个人。倘若你将他们
培养成了富有才干、睿智的人，他们就能使自己
成为富有才干、睿智的律师或者医生。”

所谓“成人”，其实是一个历史性概念。比
如中国先秦时期培养一个君子、古希腊时期
培养一个哲学家，以及后来英国古典大学培
养所谓的绅士等。因此，从成人教育的概念出
发，我认为通识教育会有几个目标，如教养教
育、德性教育，以及批判性思维和整全性思维
等。从这个角度上说，我们需要把通识教育的

“成人”目标落实到若干环节上，比如怎样进
行教养教育，怎样进行德性教育，以及怎样进
行批判性思维与整全性思维的训练。如果不
落实到这几个环节的话，通识教育将会成为
一个空壳，即使实现再多的课程，安排再好的
老师也无济于事。

此外，通识教育还存在几个误区。首先，可
能有人会把通识教育等同于人文教育或者素
质教育，其实成人教育所包含的内容要比人文

教育多得多，对文科学生而言更是如此。比如
一个文科生可能对生态、科学方面的素养相当
欠缺，但不管文科还是理科学生，可能在公民
素养方面多少都会具备一些素养。因此，我们
必须正确把握通识教育的内涵，不要将其等同
于人文素质教育。

其次，有人可能会把通识教育等同于专
业教育之前的教育形式，甚至等同于一种非
专业化的教育，或与专业教育相对的某种教
育形式。有人也许还会将其误解为专业教育
的普及化、通俗化。这都是有问题的，因为通
识教育作为一种成人教育，很可能是一个终
身教育的过程，并不仅限于学生阶段，并且通
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两者相互为用。这是因为
通识教育有一个渐进过程，随着个体专业教
养的深入和人生阅历的增长，其接受的通识
教育就可能随之进入一个更重要的层次，从
而可能更加透彻地明白德性是什么、教养是
什么，批判性思维和整全的眼光是什么，并能
够将其更健全地培养起来。

另外，人们还存在另外一个认识误区，即
认为通识教育是一个大杂烩。事实上，通识教
育不是培养所谓的“万事通”或者“百科全书”
式的人物，而是要培养整全的人，个体与自然、
与社会、与艺术传统、文化学术建立一种真正
关联的个体。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些误区澄清的
话，所谓通识教育的课程体系都是成问题的。

（作者系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北京大学
公民教育课题组核心成员）

今天，我们早已进入了 21 世纪，虽然在新世纪
之前，国内的高等教育已经面临了众多变化与挑
战，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专业化，甚至是职业化
等，但在新世纪，新的挑战还将更多，对于实施通识
教育而言，这需要我们认真考虑应对之道。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具体会面对什么挑战。在我
看来，最明显的挑战就是全球化。我们学生将来要
进入高度全球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他们应该
如何应对将来可能会碰到的困难？对此，我们的教
育一方面要有理念，但也要考虑到学生将来的生存
问题。

比如，全球化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高度的
市场化。其表现形式首先就是学生毕业后很可能要
换十个以上的工作，而在这些工作中，可能只有最
开始的一两次工作与大学所学专业有关，这就对我
们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我们的专业教育应占怎
样的比重，我们应如何调整？

很显然，在新形势下，我们实行了多年的传统

苏联模式必须作出调整，不少人也将解决之道寄托
在通识教育上。因此，在包括美国高校在内的众多
高校中，通识教育都占据重要地位。我曾经在美国
芝加哥大学学习过。当时我便注意到，该校课程学
分中，大概有四成都是通识教育，而专业教育在本
科教育的比重已经降到 40%以下。

众所周知，香港大概在前年开始教育体制大改
革，即将三年制大学改成四年制。我曾经到一些学
校采访，吃惊地发现，当时有的学校已经把通识教
育的比重从原来的 10%~20%升到 40%，把专业比重
降到了 40%左右，这个趋势值得我们参考。

除全球化挑战外，我们面对的第二个挑战是，
知识爆炸的趋势在新世纪会更加明显。这种趋势不
仅表现在知识量的增加，更重要的是知识更新速度
会更快，知识本身的“半衰期”也将更短。对此，我们
对于通识教育又该如何回应？

在新世纪，人文素养方面的教育也将受到更大
挑战。在传统观念中，理工科人才都会被培养成经

济建设的专业人才，我们并没有思考到人文素养的
重要性。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存在，在西方也是如
此。但当我们进入新世纪，希望能塑造一个新时代、
新文明的时候，先前的观念和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就
是跟在西方科技发展的后面。我相信我们应该有创
造一个更新文明的使命，而要面对新世纪的挑战，
我们又需要如何提高理工学生的人文素养呢？

通识教育在台湾实施了 30 多年，但很多内容
依然还在探索中。也正因为如此，台湾高校比较强
调所谓的全能教育。据统计，台湾地区 160 多所大
学中，谈及通识教育的主要理念时，大概有不到七
成的高校都说要全能教育。但是这里的问题还是有
很多。比如，全能教育是让学生研修不同领域，但不
同知识是否有一个整合？是否有背后哲学性的统
一？也许并不见得有。而在多元化的背景下学不同
东西，形式上的多元化可能使得其核心价值渐渐流
失，这也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系台湾世新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教授）

麻省理工学院（简称 MIT）建立在美国南北
战争之后。在此之前，西方大学主要强调以求知
为兴趣的大学理念，但 MIT 开启了全新的大学
教育模式———将办学重点放在塑造一批工程技
术的专家上，讲究实用。然而在建校之初，该校就
强调学生不能成为技术很窄的人才，而是要适应
社会职业变迁，并在此基础上推行通识教育。

MIT 早期的通识教育服务于工科学生的培
养，虽然在理念上很受重视，但没有完全的独立
地位。这种情况持续约半个世纪后，校方认识到
单一工科教育有问题，应把工科和理科结合起
来。此时，MIT 在整个教学模式上进行了改革，除
工科外，专门设立理科独立专业，而这些理科专
业的核心就是通识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MIT
的工科通识教育首先的切入点是理科。

二战结 束后，MIT 开始了 第三 阶段 的反
思，他们发现自己的通识教育有一个严重的缺
陷，对文科太轻视了，于是提出一个大的方案，
即除了理学院以外还要有人文学院，文科不能
仅作为教研室存在，还必须设立独立学科，而
且他们的目标并不仅是让理工科学生听一听

文科的课，而是文科的发展也要有精深的研
究。他们秉承的理念是，MIT 工科是最前沿的，
人文科学也要做到全美最顶尖的。只有这样，
通识教育才能反馈给工科。

我觉得这点对我们的高校特别有借鉴意义，
即使我们的工科在全国是最好的，但如果文科是
三流的，通识教育一定做不起来，因为制度上就
不会构成对工科学生的挑战力。

自上世纪 50 年代起，MIT 开始建立文科。该
校文科的突出特点是小而精，每个专业都精挑细
选，只发展通识教育特别需要的专业。而且一旦
决定，就会下巨资扶植。此外，他们的文科确实跟
工科结合在一起。以艺术专业为例，不同于其他
学校，MIT 把艺术和计算机、数字化联系起来，比
如把达·芬奇所有的画都数字化，用数字来研究
艺术的规律。

在教学方面，上世纪 50 年代，由于文科力量
有限，MIT 提供的课程仅限于核心课程，并带有
一定的强制性。但至上世纪 70 年代，原来的几十
门课程迅速扩充到一百多门课程，强制选课的现
象也消失了。

然而实行几年后，校方发现这种改革并不是
很成功。比如学生倾向于选择容易通过拿高分的
课，要求比较高的课就没人选。在反思基础上，
MIT 现行人文通识课发生了变化：课程首先被分
为 3 类：一是人文学科；二是社会科学，如政治
学；三是艺术。此外还增加了写作课程。同时，学
校将课程分为基础课和提高课。其中基础课程的
作用是在学生的一个学年，将学生的“心”抓住，
使其对相关课程产生兴趣，进而自主寻找提高的
课程学习。因此，第一年的基础课程设计非常严
密；至于提高课程，则是经过第一年基础课程以
后特别感兴趣的学生，自己找这些人文学科开设
的较深课程。

MIT 这种做法的启示在于如何把第一年的
通识课程先设计好。以北航为例，我们目前的文
科还达不到国内一流，但我们是否可以在第一年
通识教育课程方面多下些功夫，先让这些新生体
会到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艺术等方面的通识课程
的吸引力。在这一过程中，哪怕我们的课程还到
不了世界前沿的水平，相信这些学生也会愿意主
动参与。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师）

通识教育的“道”“术”之论

■姚中秋

通识教育之文化自觉

■周志刚

通识教育之“全人”使命

■林孝信

通识教育之新挑战

■泮伟江

通识教育之他山之石

理念之道

实施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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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通识教育几
乎已经成为每个关心中国高
等教育的人绕不开的一个话
题。虽然对于走通识教育的
路线，人们并无异议，但这条
路该如何走，却是见仁见智。

不久前，在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
等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通
识教育思想年会上，各方学
者针对通识教育，尤其是理
工科学生的通识教育展开
了一番论述。其中，既有通
识教育理念之“道”，也有如
何加以实施之“术”。在此，
本刊特将其部分观点加以
整理，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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